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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志凌云壮志凌云（（国画国画）） 卞真卞真

人间四月在成都，杜甫草堂去过多
次，这次专访宽窄巷子、太古里、崇德里，
借由老建筑、老街坊开发的商区或旅游景
点令我眼睛一亮，原有的城市肌理与市民
生态还在，文化内涵却得到加载，而且多
元。

宽窄巷子“涛声依旧”，让我意外的是
在五香兔头和烤猪花之间还保留着好几
幢民居，高墙深院，宽大屋檐下叠着斗拱，
下面悬一块匾，堂堂正正名人手迹。斑驳
的朱漆大门沉沉紧闭，屏退红尘，门槛高
过一尺，麻石台阶两头染了一层苍苔，铜
门环上挂一块木牌：“私人住宅，非请莫
入”。从围墙上探出泡桐或苦楝的树梢，
像警觉的哨兵。

锦里也是值得一访的，这里曾是西蜀
历史上最古老的街区，早在三国时期便辐
辏四方，人声鼎沸。锦里是作为武侯祠景
区的组成部分而体现存在价值，两边配了
仿明清风格的建筑，川西风格一望更知，
低调内敛略有夸饰，但不艳俗。这个街区
建成也有十年了，茶馆、戏楼、酒肆、手工
作坊、工艺品摊点、小吃铺子遍布街区，春
风拂面的草根特性让人亲可近，嘈杂中透
出一种川西人的诚恳与热情，因此被当地
人誉为“锦城清明上河图”。

太古里算是现代元素注入最多的，但

与上海的新天地相比，它比较坦诚，简约
风格的现代建筑只盖到三层楼，向街区内
核心地带的大慈寺等六幢古建筑礼让三
分，所以，尽管有爱马仕、Hugo Boss雨果博
斯、Gucci旗舰店、星巴克等，也不觉得过分
刺目，而况地下一层还有方所书店，像一个
巨大的洞穴，气氛却相当温馨，除了书，还
有瓷器、香具、鲜花、时装、咖啡、简餐等，堪
为实体书店向多样化转型的试点。

春熙路商业街区是一块典型的成都
市民生态区，也是在老成都记忆中活得最
长的闹市区，两三百年里，这块地方也产
生了许多成都的老行当和讲究老礼法、老
情调的生活方式。崇德里就在这个商区
内的镋钯街，靠近东大街。

八十多年前，一位名叫王崇德的商
人，在红石柱横街买下一块地，取名为崇
德里。这个商人并非富甲一方，名声也不
算大，但因为成都是西南锁钥之地，成为
南来北往坐贾行商的聚集地，那么崇德里
就得了天时地利之便，再不发达也天地难
容了。1938年，四川作家兼爱国实业家李
劼人经营的嘉乐纸厂就安顿在这里，成都
文艺界抗敌协会的办公处与联络处也设
在这里，当年四川文艺界人士三天两头在
此聚会，可以想象当时茶汤初沸，浊醪盈
杯，烟雾腾腾，慷慨激昂纵论天下大势的

情景。
2013年，成都市政府将崇德里纳入历

史保护建筑名录，有个名叫王亥的画家让
它获得新生。

王亥与何多苓、罗中立是四川美院的
同学，三十年前去了香港，在艺术圈、文艺
圈、美食圈轮番混过，炼成人精。回成都
接手崇德里这个案子时，发现老房子衰朽
得“扶都扶不起来”。但他没有推倒重来，
虔诚地保留了建筑整体框架和绝大多数
梁柱和门窗，小修小补。王亥希望用鲜明
的设计感赋予老房子以新生命，他要打造

“一个城市的回家路”。没错，我看到好几
堵红砖老墙作了加固，与钢结构形成强烈
对比，很有一番后现代的感觉。

崇德里项目就藏在一截长不足五十
米的小巷里，四幢老房子，有建于九十年
代的教工宿舍，也有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
川西宽檐瓦房。项目分作三个部分：茶文
化馆——“谈茶”、私房菜馆——“吃过”，
小型精品酒店——“驻下”。

在名为“谈茶”的品茗空间，据王亥宣
称：“至少保留了90%老建筑，连一根柱子
都没取下。”空间内黑白灰三色为主基
调，简洁的设计，流畅的线条，柔和的灯
光，现代风格强烈。敞开式厨房用引进由
英国著名设计师大卫·奇普菲尔德设计意

大利厨具，为了避让一根被虫蛀过的沧桑
感极强的柱子，不锈钢台面还故意挖掉一
块。在这样的环境里体验老成都的生活
方式是颇有意思的，白瓷盖碗茶配上紫铜
大壶，再来几碟瓜子、花生，臭气相投的几
个茶客围坐在竹椅上摆龙门阵，就是其乐
融融的一天。

在五号楼名为“驻下”的精品酒店里
只有12间客房，每间格局不一，均为新旧
交融，从香港采购来的包豪斯家具与最新
款式的丹麦音响一起，频频向成都老院子
鞠躬致礼。与酒店一墙之隔就是居民楼，
或高或低，黛瓦粉墙，阳台衣被飘飘，窗口
鲜花盛开，成都老百姓的生活情景，一定
会给入住客人格外亲切的感受。

王亥当年在香港开过一家私房四川
风味的饭店，金庸、蔡澜、倪匡等大佬都是
他的座上宾，所以在做这个项目时他就想
复刻这样的荣耀。“吃过”在3号院，这家餐
厅只有36个餐位，装潢现代简约，餐具都
是世界名牌，更牛的是不提供菜单，每个
客人菜品都是一样的，只是会根据季节变
化进行微调。像夫妻肺片、松子贡菜、家
常小卤、香卤豆筋、麻婆豆腐、粉蒸排骨、
小炒肉、豌豆汤等传统川菜都能吃到。

今天，崇德里已经获得重生，新旧交
融，变身合体，成为千年古都的时尚前沿。

春访崇德里
第一次到河南中牟，看的是风物，是自然，我把最深

情的回望给了雁鸣湖。
这个金桂已落的深秋，梅开二度，我不能免俗地到中

牟“看潘安”。
潘安、兰陵王、宋玉、卫玠为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四大美

男，潘安座次第一，从未有争议，而潘安是中牟人。此前并
未有心寻觅，此番潘安却在我脚踩的大地上。在这个“看
颜”时代，欣赏一番潘安之美，看惊世之俊美，端详让满大街
妇人掷果盈车之男性美，是我等俗人之常情，也是审美之所
谓“时尚”吧。

但潘安是看不到的。我无数次地听当地人提到“我
们中牟的潘安”，似乎潘安在路那头，在田那边，在湖那
端，在空气里是潜在的存在。当然，我也清醒地意识到，
美男之美，大概可望而不可即。公元前602年至1938年
间，黄河下游决口1590次，大的改道便有26次，潘安故里
中牟因为是黄河入淮的重要途经地，大小改道的大水冲
刷淹没过多少大小战场和古迹、民居，已无法考证。潘安
故迹就算还在地下，也极难保全；就算所传的潘安肉身回
故里幸得保存，也恐难辨认（他殒命于洛阳，中牟尽管有
潘安墓，其实也只是衣冠冢）。河水与泥沙的冲抵，比时
间这把刀还要利索。它杀杀剐剐，足以把任何惊世的阵
仗（官渡之战战场、列子御风和孔子回车处都在中牟）和
惊世的容颜带走。

我还看到过一则让人哭笑不得的惊爆消息：科学家将
潘安古尸容貌“复原图”公之于众，轰动一时。“复原图”显
示，“潘安眉眼清秀又不失英气，棱角分明，鼻秀高挺，整体
气质儒雅”。这个据说由著名历史学家、人像画家、电脑制
作人员组成的“科研小组”的不懈努力，才见到天日的“古
代美男真实样貌”，真把人们的望“颜”欲穿之心给吊打和玩弄得离谱至极。这则
消息既无具体出处，也没有采写者姓名，“无根的科幻”，有点扯淡。

潘安之美，恐怕只能靠猜，靠想象，靠拼接与拼贴历代与今世可见之颜了。在
一路百度潘安，到了中牟后又打听和听闻潘安，确信痕迹杳然之后，我这样想。

这个时候，碰到了毕淑敏。
在中牟金秋笔会2018“开团”的发言中，我看到一袭蓝衣加围巾，新烫的刘海

飒爽地随着话声跳荡的毕淑敏，竟然也说自己循迹潘安而来，一时心有戚戚焉。
可我错了，毕淑敏说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寻找潘安的故事。

“早在1969年，我就到西藏参军，在阿里军分区。我听说同一个军分区里
竟然分来了500多名中牟战友。我早知道中牟出潘安，所以，那时我兴冲冲地
去看这500个中牟来的潘安。”

毕淑敏当然没有看到潘安。她看到的是500个中牟好儿郎质朴的面孔，他们
没有“迷弟”的外形和让人一望动心的容颜，却让她了解认识了中牟的刚直、朴素与
无私，这些没有盛世美颜的男儿们，把最好的青春付给了与中牟万里之隔的阿里。

中牟无山，被称作山的小土坡高度只有二三十米；阿里有山，5000多米是
寻常高度。毕淑敏提高嗓音，却还是深情柔韧。“我中牟500好儿郎在雪山扎
根，很多人把年轻的生命留在了那里……”

我能感受到，毕淑敏眼里的“潘安”们，依然停留在那时的阿里戎装少年们
给她带来的意外相认情结之中。

她忽然站了起来。在她双手中站立起一个搪瓷菜盘，岁月留下的暧昧痕
迹，没有掩盖盘上鲜红的“西藏阿里军分区”七个大字。她说，这是前一天刚到
中牟的晚上，阿里战友们为第一次寻“亲”到中牟的她，送来的稀罕物件。

我在七个字下面看到了“020”。这个数字提醒我展开猜想——这些盘子会有
500个，甚至更多吗？每一个数字，背后就藏着一段雪山覆盖的中牟男儿的青春。

“从阿里回到中牟的潘安，如今还剩几许？”有追问毕淑敏的。
“大概还有100多。当年他们都是18岁，50年过去，不少已经不在人间。”

她的眼里晶莹闪烁。
会场嘉宾席，毕淑敏就坐在我正对面。在她莹润的目光里，我似乎找到了

“潘安何处”的答案。
这个看颜的时代，我们反复提起潘安，诉说潘安，幻想潘安，似乎美男儿的第一

要义就是颜之美。毕淑敏在“阿里认潘安”的故事之后，却用一句话反驳了这种认
知。“不要忘了形容潘安的六个字是‘美姿容，好神采’，没有好神采，何人是潘安？”

中牟位于河南郑州和开封之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以西瓜和蒜薹远近闻
名，仅此而已。而土地上的人，尚未解决饱暖之需，还承接着自山西之上而来已
饱经泥沙之裹挟和发展之污染所带来的混浊大水。仅仅三四十年过去，中牟已
在全国百强县中谋得一席，它的故人风物、地下遗痕在丰足了衣食的中牟人手
里，又重新发掘整理和再发展，鲜亮成为官渡遗址官渡寺、箜篌馆里箜篌音、御风
之处列子魂……你说潘安之貌，在言说中；你说中牟神采，在大地上却无处不在。

神采是什么？神采是修于内、清于心、慧于中，而又能美于外的精气神。潘
安除了相貌突出，才华气质当然更是出众的。但再美的容颜，当它只能自在放
纵，又被卷挟在世界暗处的纷争与裂变中，最后难免化为灰烬。而当代的中牟
人，就算皮囊之美无类潘安，但由内而外、由大地山川而精神气度，呈现出自为、
阳光而又硬朗的气质，那每一张果敢而坚毅的脸庞，莫说不如潘安时代之美，更
羞与当下某些作嗲阴戾之“鲜肉”气为伍。

希望列子御风而行的精神一直在血液中流淌。希望箜篌十五弹是不会消失
的中牟大音。希望中牟抓住潘安之美的神髓。希望中牟和全中国青少年都有潘安
的美姿容、好神情……

“更希望大家记住500中牟好儿郎在西藏阿里军分区开创的那段光辉历
史。”这是毕淑敏情深之言。

我眼前，潘安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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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又到了四川成都，依旧的闲适和温和。然而，不同于
前几年的那次从九寨黄龙机场转道而来时的短暂停留。

经当地朋友热情推荐，成都郊区有座能让我们感受江南小
镇似曾熟悉但又有些不同的川西小镇，况且是一座千年古镇，
不会让你们失望的。于是，我们驱车40多公里，一个很美丽的
名字——黄龙溪牵住了脚步。

走进黄龙溪，春风和着盛开的花卉，阵阵清香在空中撒飘。
在一个下沉式空旷地——龙潭广场，只见女性游客们头上纷纷戴
着鲜花编制的花环，五彩缤纷，舒展着美丽的身姿，照相留念。极
目远眺，花的海洋，龙头处源源不断喷涌而出的水流和着春天的
乐章，清流潺潺的溪水把古镇妆点得面色滋润，郁郁葱葱，似乎在
向游客叙说“中国天府第一名镇”的传奇。

从龙口到龙尾，我们沿着溪水两旁的小径信步前行，青石板
铺就的街道两边飞檐翘角杆栏式吊脚楼……沿着弯弯曲曲的老
街延伸，幽静古朴。透着古意，充满历史沧桑的古镇尤如一幅画
卷把人们带回了2100多年前的水码头，从成都、重庆、乐山来往的
客船很多都要在这里停泊过夜，所以“日有千人拱手，夜有万盏明
灯”来描述当时黄龙溪古镇的繁华昌盛之景。

阳光下，川流不息的行人，小贩的吆喝声，叫卖声，引得人
们纷纷停下脚步观赏和品尝各种美食。月光下，小溪两边灯火
通明，喝茶，闲聊……又是另外一番景致。不时的，还从小剧场
里传来了阵阵爽朗的笑声，原来在表演川剧和变脸，这也是川
西小镇的一大传统特色。

走不多远，一个金字招牌“一根面”让我们停住了脚步，“不吃一根面，枉到黄龙溪”，
因一碗只有一根面，是“一根面”的独特之处。相传早在宋朝时期就是当地的传统名小
吃，黄龙溪人是用麦芯粉做的一根面，一般都是手工制作的，每逢过节或办喜事时，几乎
家家都会做。我们一行不枉此行，更不可错过此番具有特色的美食。我没有诗人的想
象，也不是冠于美喻的美食家，然而，在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和山野乡村之际，品尝当地
的美食，探寻属于这座城市的独特味道，是我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和兴趣。

踏着明净的青石板路，顺着清澈的湾湾溪水，找一处能望见小桥流水、白鹭戏溪、
桃红枊绿的岸边，闻着阵阵花香，喝着青城山的茶，观赏着春日胜景，那是再好不过的
了。待茶水刚上来，随着一声“淘耳朵”的呼唤，一个大妹子已经站在我的眼前，嘿，前
几日刚在成都锦里试过“淘耳朵”的绝活，这里又给盯上了，且不依不绕。正当为难
时，我旁边的大师对着大妹子发话了，“大妹子，别扯了，她是聋子——”，大妹子半信
半疑，在我面前重复一遍刚刚大师的话，我连连摆着手说着“不用，不用”。这时她似
乎知道在调侃，看到我没有一点点想要的意思，一边说着“她听得见”，一边转身离去，
引得我们一阵开怀大笑。哈哈哈，大师不愧为幽默的语言大师，“聋子何需淘耳呢”。

如今，我所在的这条悠长的黄龙溪，只不过是岷江水奔腾而来的余波浪尾，但她
终不失岷江之水的壮观与斑斓。

慢步溪边，岷江的浪花从身边匆匆而过。此时，春光和熙，山花烂漫，空气清新，
心境也十分的舒坦与惬意。

黄龙溪，真是一个好去处，一个让我离开后，时不时地又想去的地方。是的，游览古
镇黄龙溪，这种感觉就如同每年在蜜桃丰收的季节，我赶往桃源深处，品尝闻名遐迩、香
气浓郁、汁多味甜、入口即化的无锡阳山水蜜桃。每当美美的饱餐过后，又会期待着下一
个桃花盛开季节的到来那般。

五月，我从喧嚣的都市赶来。久违了，恬静而温馨的田园景色，正是我寻找着“溪
水长流”中的一份慢生活。

溪
水
长
流

万
坚
勤

余晖脉脉，岷江滔滔，落暮中我站在
映秀镇漩口中学地震遗址前，痴痴地凝望
着那只沉睡在瓦砾中的石英钟，指针永远
定格在：14时28分。

这就是，十三年前5·12汶川大地震，
映秀镇漩口中学瞬间被震毁留下的巨
痛。这一天，地震中所有活着的人，都只
剩下一个身份：“幸存者”，这年的5月，谁
要掩饰眼泪实在太难，太难，站在瓦砾中
的石英钟前，谁都会为之感到阵痛……

十三年前 5 月 14 日，我作为一名记
者，从上海飞赴成都后，第一时间与“铁
军”一起，冒着不断余震的危险，沿着岷江
岸边徒步 6 公里，赶到了汶川地震震中
——映秀镇。

映秀，曾是我心中难忍的痛，映秀，灾
后雄起，更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十三年了，重生的映秀，它不仅改变
了所有“幸存者”的“余生”，同时也成为我
生命中一个难以抹去的情结！

重生的映秀镇，也让我再次坚信：人
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地震一年间，我曾三度拜访过映秀，
这个山坳小镇，给我留下许多雄起的动人
故事。

前不久，我们几个当年参与报道的记
者相约，再次重返映秀。

5月12日，我与已调去环球时报的记
者杨辉在成都下了飞机，租了一辆越野车
就直奔映秀。当年去映秀镇的公路，如今
已建成都汶高速，从成都出发，开车仅需一
个多小时。

这条高速，仿佛成了一条时空隧道，
隧道那头，思绪万千：当年5·12这天，地
震猝不及防地袭击汶川，映秀满目疮痍；
而在隧道这头，是涅槃重生的映秀，灾后
重建，焕然一新。

果不其然，今日映秀巳成一个地震遗
址参观的景点，这里至今保留设置了 10
余处地震纪念点，涵盖自然地貌、人工地
物受损、人工新建等3大类型。

这里每天游人如织，有参观的也有凭
吊的，更多的是来接受一次中华民族在灾
难面前不屈携手雄起的精神洗礼。

在映秀地震遗址漩口中学前，我们三
人终于又一次相约重逢。今天的相逢，再
也没有像十三年前那样忍不住拥抱在一
起，更多的是彼此间的回忆与感叹：关于
一个生命重生的话题。

禁不住，冒着余震危险我们徒步进入
映秀的一幕又浮现眼前。

5月14日，我们沿着岷江在通往映秀
的这条悬崖边的山路上与徒步挺进的“铁
军”一起行进着，这时余震不断，几乎每走
几百米，就会有一个滑坡路段，飞石不断滚
落，有四五处路段，几乎是从乱石堆上穿
过。在经过第三个滑坡地段时，就听到身
后的官兵在大声呼叫，“快跑，有落石……”
身后的几个战士立刻跑了。几块巨石从崖
上坠下，发出巨大的响声，滚入奔涌而泻的
岷江。然而，还是有一块石头落地反弹而
起砸伤了一个战士右眼，几个战友马上冲
上来，背起他直往映秀跑去抢救。

这条只有近6公里的山路，我们足足
走了5个小时，几乎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晚上七点才抵达映秀镇。

映秀镇，它是从成都进入阿坝州的第
一个小镇，被誉为成都至阿坝旅游黄金线
上的黄金小镇。

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片废墟。一片
开阔地上的漩口中学。除了"漩口"两个
字下的大楼没有倒塌外，“中学”两字下的
楼房已整体斜倒在地面上。

昔日镇上一座座漂亮的楼房，已被断

壁残垣和一堆堆如小山般的乱砖石取代。
这个依山傍水的小镇，在巨大的灾害

面前，瞬间成为一堆废墟，漩口中学门口
倒塌的石英钟正醒目地定格在那一刻：14
时28分。

夜黑了，因为无处寄宿，这一夜，我们
被迫露宿在漩口中学前的一块水泥地前，
点起篝火，驱赶寒意，熬过了这个饥寒交
迫的阵痛之夜。

如今，新的漩口中学在地震两年后已
在不远处的岷江边上重新崛起，新的映秀
小学也在昔日的停机坪上一展新姿。

走进映秀镇街上，我一眼就看到了曾
经采访过的“映秀好人”杨云青开的“震中
饭店”。

2008 年 5 月 15 日，我就在映秀镇一
块空地上采访的杨云青。

那几天，年近 6 旬的他没日没夜，疯
了一样开着自家吊车辗转小学和居民楼
之间，协助救援人员解救被困生命。上海
消防部队成功救出被埋超过 100 小时的
尚婷、蒋雨航的现场，都曾有他的身影。
许多参与救援的人不知道他的姓名，都称
他为“映秀好人”。

“5·12”地震，使杨云青失去了相濡以
沫几十年的妻子。一年后，杨云青在镇上
开起了这家“震中”饭店，并在门口悬挂着
两张放大的上海消防部队成功救出被埋超
过100小时蒋雨航的现场照片。一年后我
再次采访杨云青时他告诉我：“希望，靠自
己的努力赚钱，在这片我热爱的土地上重
新建起一个家。”

十多年了，杨云青开的“震中饭店”依
然还在镇上开着，可他全家已经搬去都江
堰新买的楼房住了，这里的饭店只是他家
的一个亲戚在帮他经营。

傍晚，我来到博爱新村饭店。

2018 年 2 月 12 日，习总书记在映秀
考察时，因为曾在这家饭店愉快地参与了
炸酥肉和磨豆花并与他们聊过家常，所以
也就成了映秀镇“网红”打卡地。

如今的店门口醒目地挂着习总书记
当时来访的照片，而一旁的电视机里则滚
动播放着当时的新闻画面。习总书记磨
过的磨戴上了大红花，被摆放在正门口，
让游客拍照留影。

博爱新村饭店推出的十道特色菜，
“幸福酥肉”和“带劲豆花”自然也成为映
秀镇最火爆的招牌菜。

当你漫步在这个富有浓郁藏羌风情
的特色小镇上，街头巷尾、餐馆与民房家家
都插满国旗。如今的映秀，显然已经从沉
重的创伤中变成了一座美丽新镇。镇上的
东莞大道两旁，分布着大量的餐馆、旅社、
商铺，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告诉来往的人
们，旅游已然成为映秀的主要产业。

走在映秀，你会发现，这里每一个人都
在用感恩的心笑迎着四方宾客。映秀的街
上不时满载着游客的观光车驶过，夜色降
临，街上的酒吧灯光闪烁，年轻人去了酒吧k
歌，大妈们却在河边广场上跳起锅庄舞……

映秀变了，从惊天动地的那一刻起，
泪水，让他们意志变得更坚强，感恩，让他
们心地变得更柔软，巨痛，让他们对人生
有了醒悟……

当我离开映秀镇时已是夜幕低垂。与
那年5·12地震时那个沉陷在漫漫黑夜中的
小镇相比，如今的映秀分明充满歌声与笑
声，家家窗口透出一种温馨与宁静……

在山顶远远回望，今日映秀就像山坳
环抱的一颗夜明珠，追着夜色，让我们一
起拥抱映秀，把情结的花环，投给秀美璀
璨的映秀吧，因为，今日的映秀，你分明让
我们看到了新时代雄起的雕像！

映秀情结 费凡平

沈嘉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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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晴的旅程

行于恩施，你怎么可以放弃
一场雨的绮丽景致
它自弥蒙的云上
落到这琐琐碎碎的人间
它一定见识过
恩施大峡谷“一炷香”的奇崛雄伟
也深谙云龙地缝的幽曲曼妙
它千里万里背负的沉重
几度担在浩荡清江
一只巨大的蝴蝶之上
舒展的双翼从此落地生根
群山折叠间，奔跑绵延的无边绿色
是蝴蝶对诗和远方的十二万分念想
一些石阶蜿蜒而上
暂停在侗族鼓楼一侧
整座金丝楠木屋宇

“天地君亲师”静默中堂
一闪而过的游客
何以企及这座古宅最初的主人

沧海桑田。梭布垭石林
在领受一场盛大洗浴之后
情绪仍如同其终日仰止的天空
心事重重阴晴无定
但这正合了游人心中的福祉
清凉如许的喀斯特岩溶群
苔藓随意长成草皮
灌木在石缝里探出蓬勃生机
人来人往，林立的奇石列队相迎
有些被认领有些被命名
而台阶总是，但凡匆促向上
又急转直下，在恩施，不仅云岚
阳光也会跃向清江碧波
跃向峭崖陡壁
跃向盘山公路旁
那一座座空寂的屋架
跃向老房子檐下
在恩施，大雨初晴的旅程
是这个五月最难忘怀的记忆

千万年过去了 天空
却没有留下一丝印痕
为数不多的十枚石鼓
却刻上了诗经一般的，韵文
历史的叠影被岁月剥蚀之后

忧听到远古的声声马蹄，由远而近
听得见狩猎时弯弓射出的箭鸣，嗖嗖
看得见驰骋在广袤疆域的浩荡，烟云
宫廷里礼祭的钟鼓琴瑟
见证了一个皇朝的兴与衰

我是一条小河
没有名字
地图上也找不到
细细的水流
独自缓缓地淌着
和大江大海比

我微不足道
和石油黄金比
我分文不值
我甘愿作一条无名河
我只在雨天时节里蓄水、泄洪
只在干旱时节里浇田、灌溉……

远古的马蹄声声 戴仁毅

无名河 吴德胜

行走恩施 浅酌


